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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读懂乌克兰危机 

新秀汇盈（来源：微信） 

一、乌克兰这次政治危机有其必然性。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拒绝加入欧盟，这算是

这次乌克兰政治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但即使没有这个导火索，也会有其他的导

火索。因为乌克兰政治危机爆发有其必然性，当然这个必然性与中国无关。 

1、首先是两个阵营的对决。 

懂乌克兰历史的人都知道：基辅罗斯之后，特别是在蒙古军队蹂躏了欧洲

之后，乌克兰名义上是在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统治之下，实际上却是属于无政

府状态，所以出现了“哥萨克”。哥萨克一开始是一种职业，一种半军事化，半

农牧民化的组织。但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却通过册封正规哥萨克军的手段，拉拢

一群哥萨克贵族。这个策略当时看似不算成功，可是效果却在几百年后显现出

来了。 

哥萨克大起义最后一次是由博格丹领导的，而且算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哥

萨克起义是为了摆脱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统治，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获得更

多的正规哥萨克册封的名额，当然也有不干涉东正教的宗教要求（这个是次要

的）。起义成功了，起义却给哥萨克民族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与立陶宛波兰

大公国的谈判破裂、克里木汗国背信弃义、奥斯曼土耳其虎视眈眈、沙俄不怀

好意，真的是四面楚歌，乌克兰要存活下去，必须要选择一个有力的后援。乌

克兰何去何从，博格丹当时面临抉择。起义的目的是指向立陶宛波兰的，政治

目的明确，所以不会倒向立陶宛波兰。克里木汗国和土耳其是哥萨克的天敌，

不能选。最后就只有沙俄了。 

臣服沙俄后，一部分哥萨克才反应了过来，他们失去了更大的自由，而且

被册封的哥萨克贵族也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所以有一部分乌克兰人倒是更加怀

念之前的立陶宛波兰公国，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而东部和南部因为受沙

俄长期影响，特别是跟沙俄一起并肩作战赶走土耳其人，民族有了更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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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的政治倾向更多的是偏向沙俄。 

乌克兰的分化走向了必然，集中表现在了一战时期。乌克兰两派，分别加

入了协约国和同盟国，并参战。后来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有哥萨克骑兵进行反抗，

在二战时甚至不惜加入了德国阵营。 

即使在今天，乌克兰的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但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民

间使用最多的还是俄语；而在乌克兰西部，几乎全部使用乌克兰语，甚至有人

根本就不会说俄语，或者以说俄语为耻辱。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两个阵营的人再次被调动起来，也是必然的事情。

不需要调查基辅独立广场抗议者的背景，只需要站在人群中间听听他们说的话

就知道——很浓重的西部口音。 

2、美国和西欧的思想渗透。 

乌克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之一。自由程度大大超过美国、德国、英国、

法国等主流发达国家。这是西方情报部门渗透最佳的场所，而乌克兰人这种崇

尚自由的性格也不在乎这种渗透，甚至明知道这是美国人的渗透，他们也乐于

接受。橙色革命和 2013 年末政治危机，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美国人在背后推

动这场革命。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可以定位为叛国了。明知道美国在后

面搞鬼，你还拿钱去闹，那不是叛国是什么？ 

文化不一样，也就意味着价值观不一样。乌克兰人乐于接受美金的资助去

革命，每天 200-400 格里的乌克兰货币，虽然现在贬值得厉害，但对于一个普

通乌克兰人来说，也算是高收入了。 

这种制度也只有在这种极度自由的国家才能出现，但殊不知绝对自由就是

没有自由。游行者是享受了游行的权利，可是克里夏杰克大街的商店店主不是

对你们恨之入骨吗？你们享受了在克里夏杰克大街散步的权利，把基辅交通搞

得一团糟，所有的车都要绕道。 

3、乌克兰总统的陋习和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失策。 

乌克兰总统的陋习众人皆知。库奇马总统不与民争利，那是因为他卖的是

军火，变卖军队现役部队的装备，甚至连一些国宝级别的武器也被变卖了。所

以库奇马时期，乌克兰的面包大约 0.5 格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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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尤先科时期，好东西基本上该卖的已经卖完了，不该卖的也卖了。所以

爱与民争利，一上台就敛财，到后来权利被季莫申科架空，季莫申科也狠狠地

赚了一把。特别是通过政治流感，让背后的医药财团赚得盆满钵满。乌克兰面

包价格大约 3 格里一个，涨了 6 倍。 

到了亚努科维奇时代，亚努科维奇也是一点也不含糊。直接伸手问企业家

要，乌克兰好的企业基本上都被亚努科维奇家族霸占了。 

当然在霸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硬茬。开口要乌克兰某航空公司时，

那家航空公司宁愿倒闭，也不愿意把公司送给亚努科维奇家族。所以大家都知

道，基辅飞北京的直航不复存在了。 

亚努科维奇把手伸到 PRIVAT 银行时，银行总裁强硬地威胁说，家人都已

经在国外了，如果强要银行，那么银行立马破产，乌克兰大部分的贸易无法进

行，乌克兰经济将会被瘫痪。所以 PRIVAT 银行并没有易手，并且运行正常。 

亚努科维奇及其家族的贪得无厌，算是得罪了整个乌克兰的资产阶级，让

资产阶级人人自危。财团老板们基本上都是家人出国，资产转移，只把自己和

生意留在了国内。 

敖德萨是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大部分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敖德萨，而敖

德萨“七公里”市场理所当然就是商品集散地。而管理这个市场的，就是亚努

科维奇的儿子。 

由于亚努科维奇过度的贪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是危机重重了。

就在这个时候，亚努科维奇在是否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样选择都是

错误的，都会把矛盾激化出来。然而亚努科维奇终究做出了选择，也是唯一的

选择，拒绝加入欧盟。不能说一个选择是错误的，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正确

的，因为如果他选择加入欧盟，他会死得更惨。两条路都是危机重重，他选择

了一条不会死于非命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可能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 

二、两条不归路 

由于乌克兰与独联体国家的特殊性，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俄罗斯为主

的独联体国家。这种特殊性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例如：莫斯科有一家大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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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生产成套设备。而制造成套设备的各种零件，需要从乌克兰生产。而乌克

兰所生产的零件仅仅适合于 GOST 标准（全苏国家标准），所以也只有俄罗斯

需要买他们的产品，除了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国家，谁也不会买他的产品。作

为俄罗斯，只能从乌克兰进口，作为乌克兰，只能出口给俄罗斯，这是一种惯

性，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要改变这种惯性。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努力改变这种对双方的依赖性。俄罗斯很幸运，他有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普京。普京把工业分成三类：一般的民用产品，能源（天然

气为主），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品。对于民用产品，俄罗斯向

乌克兰打开自己的市场，加重乌克兰经济对俄罗斯市场的依赖。对于能源，这

是俄罗斯手里的一根大棒也随时是一根胡萝卜。乌克兰听话时，能源降价，不

听话时，能源升价。对于高科技产品，一方面俄罗斯尽量使其能国产化，另一

方面即使在产品能国产化后，也继续从乌克兰进口，以达到让乌克兰继续依靠

俄罗斯市场的目的。当然，在俄罗斯国产化后，也就有了压价的资本。 

乌克兰比较倒霉，没有普京一样有远见的政治强人。他的经济在努力摆脱

俄罗斯市场，但是很遗憾，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延续的政策，国家的精力都消耗

在内耗中。除了一些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产品的标准开始欧化以外，其他的要

么苟延残喘地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订单，要么眼巴巴地等着中国来撒钱，买自

己的看家宝贝。 

从今天的情况看，乌克兰的经济似乎是离开俄罗斯便是死路一条的处境了。

如果铁心跟着俄罗斯走也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在思想上，乌克兰早就跟着美

国和欧盟走了。信息交流过于自由。各类信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而欧

盟的信息战一直都比俄罗斯要厉害很多，这个我想不需要多说了。 

苏联刚解体时，东南部的人民基本都希望跟俄罗斯走，西北的乌克兰人民

都想跟欧盟走。但现在呢？普通民众和学生就不说了，基本都是希望加入欧盟

的。他们幼稚地认为，欧盟，特别是德国会给他们钱，给他们免签证。目前愿

意亲俄的人，恐怕只有企业主了。企业主是跟着订单走的，订单就是一个工厂

的方向，工厂和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能从这个层面看待乌克兰政治问

题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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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 年底这场革命目的何在？ 

如果说 2013 年底革命是为了抗议亚努科维奇拒加欧盟，那么亲，您又错了。

最多说，这场革命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拒欧盟。要说目的，那就要看是谁的

目的了。 

看看参与者是谁吧！ 

1. 首先反对党。反对党当然是要夺权，他们的背后领导人是季莫申科财团，

季莫申科被捕入狱，这个最有应得。但是，说季莫申科是政治迫害的宣传从未

停止。基辅克里夏杰克大街的街头，有一个宣传季莫申科被政治迫害的阵营从

2012 年欧洲杯开始就再那里驻扎着，一年半来风雨无阻，在那里宣传着这种信

息。季莫申科家族势力算是坚定的反对党，他们与亚努科维奇的仇恨不共戴天。

他们反对亚努科维奇，我觉得属于正常。 

2. 被迫害的资本家巨头。他们是被亚努科维奇迫害的一批人了，他们巨额

财富或财富来源被亚努科维奇家族占有，这些资本家巨头理所当然会不遗余力

对亚努科维奇落井下石。对于他们的目的也很明显，也能理解。 

3. 国外势力.乌克兰前总理说过，欧洲那些外交官员们在游行队伍中推波助

澜，做与其身份不符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信息量很大，也很耐人

寻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乌克兰加入欧盟？说得难听点，

如果乌克兰真要加入欧盟，欧盟还未必接受呢，对吧。既然不是为了乌克兰加

入欧盟，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目的：1.不要过分亲俄，而远离欧洲。

2.如果不能亲欧，那就乱吧，越乱越好。 

4. 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分两批：1.无知而无畏的学生和市民。他们是被欧

美洗脑的一代人，他们能想到加入欧盟能够让他们更方便廉价的旅游欧洲，但

他们想不到，工厂倒闭了，哪来什么钱去旅游呢？他们想加入欧盟能够给他们

经济支援，让他们的生活质量跟欧盟一样，他们想不到，自己不努力劳动，永

远得不到财富的道理。他们能看到苏联对乌克兰制造了巨大的饥荒，却看不到

如果没有苏联，乌克兰可能现在还四分五裂，根本不会有一个欧洲第二大国家

的版图，如此广大的版图，全拜苏联所赐。他们看到了推倒基辅最后一尊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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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后的欢呼，却看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拨款，来保护这尊雕塑，以后

呢？对不起，这个拨款取消了。因为无知而无畏，因为无畏而更加无知。2.被

雇佣的水军。200-400 格里一天的工资，对乌克兰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不知

道有没有人注意，俄罗斯、乌克兰革命的高潮总是发生在冬天，2 月革命、10

月革命、苏联解体、橙色革命、乌克兰 2013 年年底政治危机，无一例外都是冬

天。为什么？因为冬天工厂不工作（这个跟中国不一样），大量的工人闲置在家，

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所以就被召集来闹革命了。有专门的人从事这样的生意，

跟组织者谈价格：闹几个小时？晚上可否离开？闹到什么程度？是否要见血、

见火？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挣钱。给钱就闹。 

所以第一个星期过后，人民不再是单纯地为了不加入欧盟而聚会了，而是

各有目的。反对党和资本家，是为了赶亚努科维奇下台而闹。国外势力，为了

乌克兰乱而闹，直到亲俄势力下台。民众要么无知而闹，要么为钱而闹。所以

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亚努科维奇下台而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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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因颜色革命走上“不归路” 

环球时报社论 

乌克兰似乎站在了“政治地狱”的门口。18 日开始的基辅骚乱 20 日仍在

继续，已造成几十人死亡。20 日还出现大量警察“被俘虏”的场面，局势失控

在升级。欧盟表示考虑对乌克兰实施制裁，矛头直指亲俄罗斯的现当局。 

有 200 多万人口的乌克兰西部重镇利沃夫 19 日一度传出“宣布独立”，成

为局势令人惊悚的最新征兆。尽管 20 日又传出这是一个假消息，但它还是让人

们想起乌克兰有可能最终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的预言，那将意味着一场内战。尽

管多数分析人士一直认为这只是出现概率并不高的最坏情况。 

现在一些人开始担心，乌克兰局势可能就是在朝“最坏的方向”走。基辅

骚乱致死几十人是直到不久前还让人难以置信。乌克兰这两天的事情简直就像

发生在利比亚或叙利亚，首都市中心近乎“战场”，这哪像欧洲？ 

宪法已在乌克兰失效，成了废纸，乌克兰现在只剩下力量的角逐。除了国

内两大派别，国际上西方一头、俄罗斯另一头的两大战略力量也都显得愈发坚

定。乌克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近日被国际舆论频繁提及，人们想起布热津斯基

说过的那句话：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亲俄罗斯派赢得了乌克兰选举，反对派身后的西方力量总体上强过现政府

身后的俄罗斯，从而形成乌克兰两大派的势均力敌。双方谁都不认为自己比对

方更弱，不甘心被对方主导国家道路，并看上去准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使用一

切手段。 

这些使得今天的乌克兰有点“火药桶”模样了。政治不妥协在这个国家发

展，外部大势力有在这里较量的充分兴趣，而且这个国家的历史为新变局准备

了充足理由，比如一度传出“独立”的利沃夫在二战前曾是波兰的一部分。 

人民在高度支持冲突，支撑了街头政治的强大声势。但这就一定是真的吗？

乌克兰老百姓确实很在乎国家外交政策稍显亲俄罗斯，或是亲西方吗？ 

乌克兰人从苏联解体以来持续高涨的政治热情，有一大半是被一些力量人

为烧起来的。苏联散架二十几年，连俄罗斯也大体安定下来，不再折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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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部分精力转向民生建设，但乌克兰却在十年前一举成为“颜色革命”的“先

锋国家”。 

现在看来，“颜色革命”很像是条不归路，它打破了国家依法解决重大分歧

的根本性宪法原则，开创了在选举时代绕过宪法强行夺取政权的新政治模式。

从发生橙色革命开始，乌克兰掉入深层动荡，只有间歇，没有结束。 

中国近邻泰国的情况非常类似。黄衫军 2006 年推翻他信，从此街头成为国

家政治的主战场，至今看不到尽头。 

这几十年全球发生的动荡告诉我们，老百姓是很容易被政治绑架的，一个

社会长期保持理性挺难的，遭遇困难时能不被忽悠就更不容易。煽动街头政治

的力量未必都是想要断送国家前程，它们可能自己就很短视，稀里糊涂，追求

短线政治利益，又被外部更大的力量忽悠了。 

如今在乌克兰，人们已看不到可以阻止动荡加剧的内部力量，乌克兰的命

运似已掌握在外部力量的手中。为了乌克兰人民的福祉，现在不是应当谈这个

国家向何处去，而是要首先确保它能够留住和平和国家统一。西方一直是乌克

兰街头政治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它们尤其对乌克兰避免走向更大流血负有责任。 

（选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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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之春”为何成“埃及之冬” 

张维为 

2011 年 3 月埃及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三

个月后，我和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国模式有

过一场辩论。他提到了中国也可能爆发类似的革命，我说不会。我当时说：“至

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体现出的，好像是人们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

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 4 次，20 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

概是 5 年，现在比上海落后 40 年，一半的年轻人失业，能不造反吗？我的结论

是：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问题。现在叫‘中东之

春’，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之冬’。”三年过去了，我当时的预测是准确的：

“埃及之春”已变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春”也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 4 次访问了埃及。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

容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世界

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

没人打扫过)。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

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

这场革命。 

埃及的问题首先是人口爆炸。我第一次访问埃及是 1986 年，当时埃及的人

口是四千多万，今天已经整整翻了一倍多。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过于年轻，

今天埃及 50%的人口不到 25 岁，青年失业严重。其次是贫困问题。埃及人口

中 40%每日收入不到 2 美元。人口爆炸蚕食了埃及有限的经济发展成果。穆巴

拉克执政了 30 年，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制造业，因此难于创造就业。埃及

从粮食到多数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而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又导致埃镑贬

值、物价飞涨。三是腐败已渗透到了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真正搞普选，上台的一定是

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果然，2012 年 5 月的大选，穆斯林

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随之，埃及就陷入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持续抗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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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军队罢免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这又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持续

动荡。埃及似乎已经陷入了发展中国家植入西方民主模式后的那种典型的恶性

循环：普选产生了民粹主义领袖，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

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

环又重新开始。 

埃及的危机说明了什么？首先，国家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

层面的有机体，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表象，另外两

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这种水

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其次，埃及的问题不是西方说

的“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对于埃及面临的棘

手问题，如人口爆炸，贫困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民主模式一个也解决

不了，而只会使问题恶化，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失序甚至崩溃。第三、它说明在

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在这

个基础上推动符合本国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一揽

子寄托于西方民主模式，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埃及的形势已经复杂化，从美国到伊斯兰极端势力都在干预埃及，国家陷

入了全面危机。我们真心地为埃及和其他坠入“西方民主陷阱”而经历动荡乃

至战乱的国家和人民祈福，衷心期待他们在经历了严重挫折之后，汲取教训，

大胆探索，最终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自己的国家繁荣和人

民幸福。 

（选自 2014 年 2 月 20 日《环球时报》，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

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